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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瑟‧莫熙傑神父：是工程師也是司鐸
若瑟‧莫熙傑神父是主業團首批三位神父之一，並領導主業團早期在美國的使徒工作。其封聖案現正於波士頓總教區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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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瑟‧莫熙傑神父：是工程師也是司鐸（收聽普通話錄音）

這篇有關若瑟‧莫熙傑神父的描述，出自約翰·科弗代爾的著作暨播客節目《相遇：在各行各業中尋見天主》。《相遇》系列透過人物特寫，呈現人們實踐聖施禮華神父「在日常生活中尋見天主」的訊息。
這些人物專訪已以英語音頻播客系列形式發布，您可在 Apple Podcasts、Spotify 或任何您收聽播客的平台上收聽。您亦可透過 Amazon 或 Scepter 出版社購買完整書籍。

若瑟‧莫熙傑神父原為土木工程師，在西班牙內戰結束不久後的1940年加入主業團。他是主業團首批三位神父之一，在推動主業團於美國、加拿大及日本開展使徒工作扮演關鍵角色。
年輕時期
若瑟·路易斯·莫熙傑神父於1912年出生於西班牙南部。1930年，他在全國入學考試中從九百名應試者中脫穎而出，以第二高分錄取土木工程學院。儘管當時他認為在俗世中實踐獨身生活是「某種怪異且不可能成功的事」，若瑟·路易斯仍於1934年末或1935年初接受友人邀請，跟主業團創辦人見面。初次交談時，施禮華神父那句「沒有比天主的愛更偉大的愛」令他深受震撼，於是決定參加施禮華神父稱為「學習圈」的每周基督徒生活實踐課程。
畢業後等待求職期間，他前往德國精進德語並參觀土木工程項目。1936年7月西班牙內戰爆發時他正在當地，但隨即返回西班牙加入國民軍。他確信施禮華神父必定死於內戰初期橫行馬德里的反天主教暴民之手。當得知施禮華神父不僅倖存下來，更成功逃離馬德里進入國民軍控制區後，他斷言主業團必是「超性的且蒙天主所喜悅。」
1940年1月，他加入主業團。自此，他的人生被一種信念所塑造——正如施禮華神父所寫，他和這個初創組織的其他成員「不僅僅是為了做一件好事而聚集的人。這固然重要，但遠遠不夠。[他們是]在履行基督的命令。」他至高無上的目標，是將主業團的精神融入自身生命之中，並以此作為天主希望他服務教會的特定方式，為傳播主業團的精神做出貢獻。施禮華神父的預言在他身上應驗了：「對主業團超性本質的信念，將使你甘願為實現它而犧牲。」
施禮華神父幾乎立即邀請他接手自己為大學生開設的實務神修陶成課程之一。莫熙傑的專業素養、沉穩風度、幽默氣質與虔誠品格，不僅激勵了其他年輕的主業團成員，也深深吸引著那些正思考是否應加入主業團的學生。1940年在巴塞隆納初遇時，當時還是法律系學生的勞雷亞諾·洛佩斯·羅多（後來擔任經濟發展委員會主委及外交部長）便深受莫熙傑神父的笑容與幽默感所打動。不久後在馬德里與施禮華神父交談時，洛佩斯·羅多開始思考是否要以主業團成員身分，在世俗中全心奉獻給天主。起初他滿懷熱忱，但隨著時間推移，他開始認為這般聖召「雖美妙卻不可能實現」。然而當他看見莫熙傑神父「如此安詳和充滿笑容」的模樣時，他回憶道：「我當下確信：既然若瑟·路易斯·莫熙傑能活出全然奉獻的生命，這種生活便確有可能存在。」
主業團神父
1941年底或1942年初，施禮華神父詢問莫熙傑是否願意被祝聖為神父。儘管他深知施禮華神父尚未為主業團找到祝聖神父的途徑，卻對解決方案抱持絕對信心。他開始為祝聖神父進行準備，彷彿一切阻礙皆不存在。為晉鐸所做的準備工作量極其龐大。除了教會要求所有神父必修的哲學與神學課程外，施禮華神父更希望主業團的神父們能取得世俗的博士學位。當時西班牙沒有大學提供工程學博士學位，因此莫熙傑攻讀了歷史博士學位。1943年，施禮華神父創立聖十字架司鐸會。這使得莫熙傑與另外兩位主業團成員可以在1944年6月順利晉鐸。若瑟·路易斯隨即展開廣泛的旅行，為主業團在西班牙南部與葡萄牙的初創活動提供牧靈關懷。
在美國開展主業團活動
1948年，施禮華神父委託莫熙傑神父領導在美國開展主業團的行動。1949年2月17日，他與年輕物理學家薩瓦·費里格一同抵達紐約。在飛機上，他寫了封信給施禮華神父：
我們已飛行了五個小時，掠過美國的一小片土地。幾分鐘前，我們飛越了波士頓。我們辨認出哈佛大學的輪廓⋯⋯並向這所大學的護守天使，以及每位居民的護守天使祈禱。我想我們將會讓他們忙得不可開交。他們現在大概正閒著沒事吧。這個國度既遼闊⋯⋯又渺小。而每一寸土地都必須被聖體櫃填滿⋯⋯。我們滿懷喜悅，對工作懷抱強烈渴望。從飛機上俯瞰，無垠地平線盡收眼底。這是何等豐盛的莊稼呀！
莫熙傑神父、費里格與若瑟·瑪利亞·恭沙勒斯·巴雷多從紐約出發，前往芝加哥籌設主業團在美國的首個中心，瑪麗亞·岡薩雷斯·巴雷多在這之前已在美國從事專業工作一段時間。不久後又迎來了另外兩位平信徒成員的加入。在芝加哥的最初數月裡，他們面臨著艱鉅的挑戰：身無分文、朋友寥寥、英語不諳，更對美國的行事方式一無所知。
面對這些挑戰，莫熙傑神父首先求助於祈禱。他在三月底寫信給施禮華神父：「我每天都更清楚地看見您常對我們強調的個人成聖之必要。我感到自己渺小又不足，但看見吾主如此深愛我，我也渴望深深地愛祂。」
為了使主業團在美國履行其服務教會的使命，必須找到願意在主業團中將生命奉獻給天主、致力實踐其精神並將之傳播給他人的青年男女。為此，關鍵的第一步，是接觸那些可能被天主召叫走上這條服務教會道路的年輕人。其中一個接觸點是芝加哥大學的天主教社團「卡爾弗特之家」。莫熙傑神父同時聯繫了幾家天主教高中，發現多數任教的神父與修士，都熱切希望協助他接觸可能對主業團理念感興趣的學生。
美國第一個主業團中心
在西班牙及其他國家，主業團在各主要大學附近開設了學生宿舍。這些宿舍提供家庭般的環境、嚴謹的學習氛圍，並為學生提供領受聖事與接受基督教陶成的機會，極大地促進了主業團在學生群體中的使徒工作。自創立之初，莫熙傑神父與主業團其他成員便計劃在芝加哥開設類似的學生宿舍。
芝加哥大學附近唯一合適的待售房產，是一棟距校園僅數街之遙的十五間房磚造住宅。當房地產經紀人詢問莫熙傑神父能否支付兩萬五千美元頭期款時，莫熙傑神父誤以為對方詢問能否支付總價兩萬五千美元。儘管當時他們僅有兩千美元，他仍答應了。事後他才澄清最多只能支付一萬美元頭期款。不久後又降至七千美元，最終他坦承僅能籌措五千美元。經紀人深受莫熙傑神父的真誠、純樸與順服天主旨意的態度感動，主動提出捐出全部佣金協助籌措頭期款。賣方深信天主教神父的信用可靠，同意提供房屋價值三分之二的首期貸款。1949年8月，他們正式入住這棟命名為「伍德勞恩學舍」的宅邸。莫熙傑神父當時寫到，當時他們幾乎「身無分文」，連購置家具的資金都沒有。儘管如此，他們仍立即搬入新居。
他們很高興在屋子裡發現幾張舊床、一張大型餐桌、一張小桌（莫熙傑神父可以用來當作可攜式祭台舉行彌撒），還有幾個木箱——這些木箱用來補充屋裡唯一能找到的那張椅子，而那張椅子也立刻被冠上「那張椅子」的稱號。漸漸地，他們認識的人送給他們二手家具。來自廉價技術勞工的國度，他們對聘請油漆工、電工等工人的費用感到震驚。來自幾乎不存在 DIY 文化的國度，他們毫無裝修經驗，卻以熱情與善意彌補知識的不足。他們招募幾名相識的男孩協助粉刷，搬入後短短三週多，臨時小聖堂便告竣工。1949年9月15日，痛苦聖母瞻禮日，莫熙傑神父在小聖堂舉行彌撒，並首度將聖體存放於美國主業團中心的聖體櫃中。
莫熙傑神父為基督臨在於中心的聖體櫃中感到欣喜。他寫信給施禮華神父說道：「我們深感欣慰，主已與我們同住家中。祂願駐留於我們中間，我們不知該如何報答。在這遙遠之地，我們更深切感受到需要向祂傾訴心事，並為祂已賜予及將賜予的一切獻上感謝。」
使徒工作的初期
莫熙傑神父與同伴們以伍德勞恩學舍為基地，持續努力建立青年團體，協助他們建立穩固的祈禱與犧牲的內在生活，其中部分人士或將蒙受天主召叫加入主業團。至十月底，團體規模已足以在週六晚間舉行默想與聖體降福，並開始籌辦靈修陶成課程，其模式仿效莫熙傑神父本人於1930年代所參與的課程。莫熙傑神父向創辦人表示：「靈修生活對他們而言是嶄新的體驗。然而，播種是喜樂的，當種子逐漸萌芽，收成必將豐碩。我們深感欣慰，並已從部分青年身上看見具體的靈性果實。」
在美國度過第一年之後，莫熙傑神父回顧了迄今所積累的經驗。他與主業團的其他成員，已向四十餘名年輕人深入闡釋了加入主業團的聖召，這些人被認為可能蒙召加入主業團。他在致施禮華神父的信中寫道：
年輕人依然沒有回應。我不知道是他們心態不同，還是受過不好的陶成，抑或我們仍不知如何與他們相處。您說我們的工作深深蒙受上主喜悅，成果即將顯現，這番話使我們心中充滿平安。有時我暗自思考，或許事情不順遂是因為上主不喜悅我們，但我努力將此念頭視為誘惑而予以驅除。當我看見某些兄弟的熱忱與付出，便確信上主將會很快在芝加哥成就大事
首批聖召
首位加入主業團的美國人是理查·里曼，這位前海軍飛行員當時正擔任「自由邊界」夏季表演的騎兵部隊技術總監。該演出在芝加哥世博會湖畔舉行，動員了150個人。他於1950年7月加入主業團。1950年末至1951年上半年，主業團迎來新成員湧入的高峰期，但唯有里曼堅持到底。莫熙傑神父回顧這段歷史時，發現與主業團創始初期施禮華神父的遭遇如出一轍——當時首批成員幾乎無人能持之以恆。
伍德勞恩學舍數年來主要的使徒工作，是為十至十二名高中男生舉辦為期三天的避靜。這既是認識更多學生的機會，也是向他們傳授主業團精神基礎的途徑，尤其著重於聖化學業與日常生活的各個層面。有時，特別是在四旬期期間，莫熙傑神父每週會主持數個避靜。他的行程極其緊湊，常在上午結束一個避靜後，當天下午便要開始另一個。在每個避靜中，除了主持彌撒、每日講授五、六場半小時的默想，以及聽告解外，他還盡力與每位參與者進行至少一次個人談話。
對許多男孩而言，這些對話正是避靜的核心所在。之所以如此有效，正因莫熙傑神父是如此徹頭徹尾的屬天主之人。有人這樣觀察：「他身上毫無一絲虛偽的痕跡，也不刻意以『受過教育的人』或能談論時事及文化話題者的方式講話⋯⋯他從不談論自己。」另一人如此描繪他的形象：「他的開朗、笑容、言談舉止，無不令人感到安心。他是那種能讓你自然而然傾訴生命中最私密部分的人。」
1948年，主業團在羅馬開設了一所名為「羅馬聖十字學院」的國際男性陶成中心。成員們在此研習哲學與神學，並直接向創辦人學習主業團的精神。部分學員將晉鐸成為主業團神父，而所有學員都將獲得更完善的裝備，以活出他們的聖召並向他人傳播主業團的精神。1952年，施禮華神父建議莫熙傑神父考慮派遣美國成員赴羅馬深造。莫熙傑神父隨即著手籌劃派遣事宜。
1954年秋天，莫熙傑神父派遣理查·里曼和另一位美國人前往羅馬。隔年，他派遣更多人到羅馬。到1955年聖誕節時，共有七名來自美國的男性成員在羅馬學院學習。同年，第一批兩位美國女性成員前往羅馬聖母瑪利亞學院（亦即主業團國際女性培育中心）學習。接下來幾年，進展更加迅速。1956年秋天，九名美國成員抵達羅馬聖十字學院。1957年，又有六人陸續到達。當他們才剛開始職業生涯或仍在大學學習時，就前往羅馬幾年，這似乎是不明智甚至瘋狂的，但莫熙傑神父信賴天主的旨意。
將大量美國的主業團成員送往羅馬培育，對莫熙傑神父以及那些決定前往的年輕人而言，都涉及了重大的犧牲。這使得莫熙傑神父失去了可以幫助主業團在美國發展的幫手。除了少數例外，這些中心幾乎全由剛加入主業團不久的人員負責運作。
儘管存在一些明顯的缺點，莫熙傑神父仍堅信派遣許多人前往羅馬的價值。在那裡，他們可以與創辦人同住，並從他那裡學習主業團的精神。他們可以與來自不同國家的成員相處，從而獲得教會與主業團普世性的個人體驗。他們可以深入學習哲學和神學，其中一些人則可以接受神職訓練。幾年後，當他們以神父或受過良好培育的平信徒身份返回美國時，對使徒工作的益處將是巨大的。
即使在短期內，天主也祝福了莫熙傑神父在派遣人員到羅馬方面的慷慨。1955年7月，他觀察到：「使徒工作比往年順利得多。事實上，自從第一批美國人前往羅馬學院以來，我們經歷了一次大的推動。在他們離開的那一年裡，加入主業團的聖召比前五年還要多。」來自愛爾蘭的主業團神父科爾馬克·伯克蒙席於1955年抵達美國，他也證實了這一觀察：
初抵美國時，我逐漸領悟到他為何堅持派遣剛加入主業團的人前往羅馬，直接接受聖施禮華神父的培育——正如他當年所經歷的。這項政策在其他時期或許不尋常，卻彰顯出非凡的信仰深度：他竭力將所有能送往羅馬的人都送去，導致各中心幾乎失去了本地成員。然而（或者更確切地說，正因這份信仰的實踐），在隨後的歲月裡，聖召依然源源不斷地湧現。
多年後，聖施禮華神父曾評論道，莫熙傑神父在洞悉派遣盡可能越多人越好，前往羅馬接受培育的重要性方面，表現得尤為出色。
在羅馬工作
1961年，施禮華神父召喚莫熙傑神父赴羅馬，擔任主業團國際治理機構「總理事會」的成員。當他離開美國時，主業團已在波士頓、華盛頓、聖路易斯、密爾瓦基、威斯康辛州麥迪遜市及印第安納州南本德市等地設有中心。從芝加哥初期僅有數人與莫熙傑神父一起共事的規模，主業團在美國已發展至數百名成員。當時已有六名美國年輕專業人士被祝聖為主業團神父，另有相當數量的成員正在羅馬攻讀哲學與神學。其中許多人將會晉鐸，其餘則將返回美國協助指導並拓展主業團的活動。部分成員更將前往其他國家開始主業團活動。此外，在莫熙傑神父的努力推動下，主業團亦於加拿大與日本展開活動。
1961年9月底，莫熙傑神父就任中央神職秘書一職。其職責包括與施禮華神父及負責指導全球女性使徒活動的女性成員共事。擔任總理事會成員，如同在主業團任何地區或地方治理機構任職一樣，皆屬協作性且共同決策的事務。多數工作以書面形式進行，會議很少而且簡要。莫熙傑神父早已習慣這種工作模式，但過去這僅佔其時間的一小部分——他主要投入於講道、聽告解、提供靈修指導，以及巡訪設有主業團中心的城市。
莫熙傑神父極享受透過直接的個人接觸，向人們傳遞主業團的精神，且熱愛旅行。在羅馬的日子裡，他常連續數日甚至數週足不出戶，僅在居住與工作的大樓間穿梭，除主業團成員外鮮少與人接觸。他的日常被文書工作填滿。施禮華神父提醒他和總理事會成員，必須在文件背後看見靈魂，體悟自身工作正直接推動人們親近天主。深信此道理的莫熙傑神父，將工作奉獻給那些將直接受惠於他所推動計畫的人們、奉獻給朋友與熟識者，更奉獻給那些他聽聞過卻未曾謀面、與主業團使徒工作有所接觸的人們。然而，這對他而言，終究不如親自接觸人們，看著他們在天主的慈愛中成長那般令人即時獲得滿足。
即使在為愛天主而辛勤工作的日常中，莫熙傑神父那似乎永無止境的工作能力仍格外突出。他工作速度極快，同事們認為他的作風與工作習慣極具「美國特色」。施禮華神父和與他同住的人們不得不費心督促他休息並照顧健康，因為即使飽受偏頭痛折磨，他也不會抱怨。一位與他密切共事者坦言，若非他人告知，他甚至不會察覺自己患有偏頭痛。
在瑞士領導主業團
聖工團在瑞士的活動始於1956年，但截至1963年仍處於艱難階段。主業團女性成員尚未在該國開展工作，男性成員僅設有弗倫特恩中心——一座位於蘇黎世的小型學生宿舍。施禮華神父寄望莫熙傑神父活潑的信德、幹勁與熱情能帶來突破。然而他深知，瑞士社會高度結構化的特質與莫熙傑神父求新求變、不受拘束且快節奏行事風格存在鮮明對比。為使莫熙傑神父先了解該國優點再讓他負責當地的使徒工作，施禮華神父於1963年末派遣他赴瑞士考察並提交報告。當莫熙傑神父啟程之際，施禮華神父熱情地向他闡述瑞士作為國際樞紐的重要性，以及在此地開展「宏偉」工作將如何促進主業團在許多國家的活動。
1964年7月，莫熙傑神父離開羅馬，前往瑞士領導主業團的活動。甫抵瑞士，他便全力投入適應當地環境。在羅馬期間他雖學過些許義大利文，但法文與德文造詣極為有限。儘管如此，他仍迅速開始以三種語言聽告解與講道。德語尤具挑戰性，但經過縝密準備，他很快便能以簡潔而正確的德語進行半小時的默想。
漢斯·弗萊塔格回憶道，當時身為瑞士主業團管理機構成員的他，目睹莫熙傑神父立即為所有工作「確立了嶄新且快速的步調。他堪稱勤奮工作與善用時間的典範。」基於在美國的經驗，他提議為高中生開設學習方法與職業介紹課程。這些課程廣受歡迎，使許多學生得以接觸主業團。他將學生宿舍大樓重新規劃為三個獨立區域：學生宿舍佔據一樓與上面樓層，區域委員會辦公室及生活區設於半地下室，而原為泥土地面的地下室，則改建為附設自習室的大型活動空間。令眾人驚嘆的是，莫熙傑神父迅速從當地企業籌得這項專案所需資金。
莫熙傑神父迅速將日內瓦鎖定為主業團擴張的目標，但當教宗保祿六世在私人接見中告訴施禮華神父，希望該團體能盡快在弗里堡展開使徒工作時，重心便轉移至此——該城坐落著一所重要的天主教大學。不久後，他們便在弗里堡購置了一棟房屋作為學生宿舍。
莫熙傑神父抵達不久後，兩名主業團的女性先鋒便前來瑞士開展主業團的女性活動。儘管初期僅有她們兩人，莫熙傑神父仍每日前往她們的住所，在臨時搭建的祭台上主持彌撒。在為這些女性頻繁講授的默想中，他反覆強調相同主題：對天主的愛與信賴、做創辦人要他們做的事以及從事使徒工作。儘管他們皆以西班牙語為母語，且準備德語默想內容耗時費力，他仍幾乎立即開始用德語講授，以協助她們學習語言。
這些女性成員剛在蘇黎世展開工作，莫熙傑神父便開始敦促她們前往日內瓦。當她們在瑞士待滿一年並為外國學生舉辦過一次德語暑期課程後，他提議她們在弗里堡物色住所，以便次年夏天能在蘇黎世開設德語課程，同時在弗里堡開設法語課程。資金十分緊張，其中一位女性回憶道，她們能維持運作「全憑他的鼓勵。從常理來看這毫無道理，卻意外奏效。」
施禮華神父向莫熙傑神父指出瑞士作為世界樞紐的重要性，莫熙傑神父隨即開始尋找可能理解主業團的外籍人士。透過在鄰近堂區以法語、德語、義大利語及英語聽告解，他結識了來自各國的人士。其中部分人士開始參與主業團活動，最終有數人加入了主業團。
回到西班牙
1966年春天，莫熙傑神父年僅五十四歲，但多年來極度辛勞的工作使他快速衰老。施禮華神父認為讓他返回西班牙擔任較不繁重的工作較為妥當。起初，他被派往南部城市加的斯擔任主業團中心的神師。如同他畢生所為，莫熙傑神父欣然接受這項新任務。約莫一年後，他轉任波索阿爾貝羅神師——該處是座位於加的斯郊區鄉間的大型會議中心。
莫熙傑神父迅速且看似毫不費力地適應了新環境。儘管成年後大半生涯都在主業團擔任要職，他卻從不要求特殊待遇，默默地融入眾多神父之中。就此而言，莫熙傑神父充分體現了主業團的精神與實踐——正如施禮華神父在1974年的一封信中所描述的那樣：
「年輕人與年長者們，或以最自然的方式輾轉遷徙，或忠信地堅守原地而不倦怠。當有需要時，他們可以全然轉換工作，捨棄原有事物，投身更具使徒精神的使命……甘願隱藏自己，任憑他人超越：時而攀升，時而下行。」
波索阿爾貝羅設有供成人使用的避靜、工作坊及其他活動設施，另設有青少年活動專區。園區獨立區域內設有行政中心，由會議中心常駐的女性職員負責營運管理、餐飲服務及家務事務。
莫熙傑神父的主要職責是為家務管理部門工作的女性提供靈性關懷，並透過帶領默想、開設課程及聽告解等方式，支持她們在當地社區進行的個人使徒工作。在波索阿爾貝羅舉辦的避靜活動，以及為參與工作坊等活動的民眾提供牧靈服務，通常由各團體隨行的神父負責。儘管如此，莫熙傑神父常主動協助聽告解並給予個人靈修指導。
他被分配的職務極少，本該是鄉間靜謐的半退休生活，但在波索阿爾貝羅的十年卻如旋風般忙碌。他以非凡的慷慨投入牧靈工作，關懷家務管理部門的女性職員，並支持她們在當地居民中的使徒工作。此外，他還在鄰近堂區與主業團中心聽告解並提供靈修指導。他頻繁探訪散居於周邊城鎮村落的百餘位本堂神父，籌辦避靜與退省，並積極開展個人使徒工作——服務對象更涵蓋駐紮羅塔海軍基地的美國軍人。
在現代家電尚未普及的西班牙南部，經營大型會議中心的體力勞動常令人不堪重負。家務管理部門的女性員工們理所當然地覺得，除了現有工作外，幾乎沒有閒暇從事休閒活動或使徒工作：她們為鄰近地區的女孩開設小型道理理班與補習課程，並為當地主業團成員提陶成。每逢會議中心空置的日子，她們常趁機進行深度清潔，但莫熙傑神父總會告訴她們：「屋子已經很乾淨了」，並敦促她們把握機會外出享受生活。
他特別熱衷於協助她們將使徒工作拓展至更多人群。這看似因時間不足而難以實現，但他協助她們擬定工作計畫，確保每人每週至少擁有兩個空閒午後——用於探訪友人或從事使徒活動。他敦促她們建立完整名冊，記錄所有接觸過或聽聞過的婦女與女孩，從廣袤鄉間莊園主人的妻子，到居住在簡陋棚屋的羅姆族女孩皆涵蓋其中。他經常協助她們檢視名單，並為名單上的每個人擬定工作計劃。無論她們多麼疲憊，或多麼為中心運作的問題所困擾，他總能重新點燃她們對使徒工作的熱情。
莫熙傑神父不僅鼓勵在家務管理部門工作的主業團成員接觸更多人，更慷慨支持他們的計劃。每週他都會在告解室花費數小時，為當地那些幾乎不識字的女孩們提供靈修指導。即使有時好幾位女孩同時擠進告解室，他仍以父親般的耐心對待她們。
莫熙傑神父經常造訪鄰近的羅塔美國海軍與空軍基地，並結識了形形色色的人。他每年在波索阿爾貝羅為羅塔基地的美國人舉辦的開放日活動，參與人數之多甚至需要警方疏導交通。多次有基督教牧師偕同妻子前來參加。
莫熙傑神父組織並主持了多個退省，偶爾還會以英語主持避靜。參與者包括地中海美軍核子潛艇指揮官、聖公會軍中牧師、羅塔基地天主教首席軍中司鐸，以及駐摩洛哥美軍基地的天主教軍中司鐸。莫熙傑神父在羅塔結識的其中數名美國人，返國後加入了主業團。
莫熙傑神父使徒活動的主要焦點，是周邊地區的堂區神父。所有神父在靈性生活中都需要支持、鼓勵與指導。如同波索阿爾貝羅周邊地區多數神父那樣，那些獨居於小鎮村落的神父，更需要幫助以避免陷入孤獨與沮喪。扶持同儕神父是主業團神父們的特殊使徒工作，施禮華神父鼓勵莫熙傑神父特別致力於此：「愛他們，用感情對待他們，教導他們以細緻的方式服務教會。」
每當莫熙傑神父在旅途中經過城鎮或村莊時，總會短暫停留拜訪當地的本堂神父。若神父在教堂理，便與他閒談片刻；若神父外出，便留下簡短字條繼續前行。他不僅造訪途經堂區的神父，更系統性地走訪該地區所有城鎮村落的神父，無論地點多麼偏僻、道路多麼崎嶇。許多人對他的探訪心懷感激。「他們渴望傾訴，常常想敞開心扉，」莫熙傑神父向施禮華神父如此描述：「有位神父告訴我：『我整夜輾轉難眠，憂慮重重。幸好您來訪，讓我能有人傾訴心事。』」
莫熙傑神父在波索阿爾貝羅居住的歲月裡，神父們需要特別的幫助來消化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教導，並辨明該會議的真正教導與某些人以「會議精神」為名所做出的謬誤。莫熙傑神父試圖與所有相遇的神父建立友誼，即便對方被其他神父斥為「革命者」。他深知，多數情況下神學辯論只會適得其反，但「至少我能以關懷與熱忱向他們伸出援手」。
莫熙傑神父經常為神父們籌辦講座、課程、退省等靈性與智性培育活動。當波索阿爾貝羅的行程允許時，他會舉辦為期一至兩天的工作坊，內容包含時事議題的專題演講。由於波索阿爾貝羅的場地常無法使用，且許多神父難以抵達該處，莫熙傑神父亦會在路邊餐廳或私人住宅舉辦活動。在他眼中，這些講座課程的內容固然重要，但更關鍵的是讓神父們能共處數小時或數日，藉此增進了解、建立情誼，形成友愛互助的連結。
這一切都需要駕駛一輛 SEAT 600穿越崎嶇道路，才能抵達偏遠村落。這款市面上最廉價的車款，車身薄如錫罐，行駛顛簸難耐，車廂狹小得令人難以進出。搭載的二十一匹馬力引擎動力嚴重不足，更缺乏空調系統——儘管夏季正午氣溫常飆升至華氏105度（攝氏40度）。莫熙傑神父常在酷熱中長途奔波後精疲力竭地回到波索阿爾貝羅，但無論多麼疲憊，他踏進家門時總是面帶笑容。
承蒙莫熙傑神父的犧牲精神，大批神父開始參與工作坊、退省、避靜，以及非正式的午餐與晚餐。在1970年底短短數週內，他與超過一百位教區神父進行了對話。其中部分神父最終加入了聖十字架司鐸會——該會隸屬主業團，專為教區神父提供指引與支持，協助他們透過慷慨履行神職使命並與主教緊密團結，追求成聖之路。
在牧靈工作中，莫熙傑神父將大量時間投入聽告解與提供靈修指導，對象涵蓋神職人員與平信徒。他之所以能成為卓越的告解神父與靈修導師，在於將深厚的信仰、超性的視野、對天主的熱愛，與謙遜簡樸的品格完美融合。打動人們的並非他所言，而是他本身的存在。正如某個人的觀察：「他擁有難以言喻的非凡能力，能讓每位相遇之人感受到天主的臨在，甚至體會到天主真實的存在。」
一位曾為他提供靈修指導的神父回憶道，初次見到莫熙傑神父時，他因主教賦予的任務而陷入「困惑與內心衝突」。
從初次相遇那刻起，他就察覺我需要有人給予支持。於是他特別關注我，時常邀約：「我們去散步吧。」漫步途中，我們暢談心事。他容我傾吐積壓的挫折與憤怒，隨後給予我指引。待我們折返時，我已感受到強大的支持力量，內心也歸於平靜。他給予的指引充滿正向力量。
在莫熙傑神父的鼓勵、支持與個人奉獻下，波索阿爾貝羅的使徒工作在其任職的十年間大幅拓展。來自社會各階層的許多人因此更親近天主，其中不少人更發現天主正召叫他們加入主業團。
重返美國
莫熙傑神父在美國第二次執掌主業團期間，成功為使徒工作注入嶄新的活力與動力。然而他深知仍有諸多待辦之事。當他抵達美國的三十週年紀念日即將到來之際，他寫信給主業團總部負責人：
這既是感謝天主的契機，同時也促使我們審視良心，察覺萬事進展緩慢——過去如此，現在依然如此。在這片浩瀚的海洋中，也就是這個偉大的國度，我們不過是幾滴微不足道的水滴。父親，我努力以平靜的心情與超性的觀點看待萬物，盡我所能地鼓勵我的兄弟姊妹。
莫熙傑神父深厚的內在生命，正是他樂觀與希望的根基。一位熟識他的人深感震撼：「我從未見過莫熙傑神父流露沮喪的跡象。他從不對現代文化的悲慘現狀無望地哀嘆。他對個人與社會對天主及其教會的罪過有深刻的認知，但因他虔誠祈禱，這些罪過從未使他陷入焦慮或絕望之中。」
當莫熙傑神父作為美國主業團領導人的指定繼任者即將接任之際，主業團總部領導人施禮華神父的繼任人歐華路詢問他卸任後想去何處。莫熙傑神父回答：
您知道我從未對前往某個國家表達過偏好，無論是在西班牙、1976年造訪過的象牙海岸，或任何需要我的地方，我都樂意前往。但既然拉法[卡馬尼奧]說您希望我寫信給您，我便在祈禱中思量此事，懇求父親您的指引。我認為最妥當的選擇是留在美國。這不僅源於我對這個國家的深厚情感，尤其對主業團成員的深厚情感。主要原因在於——儘管當地民眾善良——我認為他們需要更深入體悟我們這個大家庭的精神與傳統。我相信在卸除治理的重任後，我仍能以兄長身份，持續傳承這份承襲自創辦人的珍貴家庭精神。
最後的歲月
莫熙傑神父移居波士頓後，擔任一個男生中心及三個女生中心的神師。他樂於隨時待命處理各項需求，並對共事者的使徒工作展現高度熱忱。由於他執行司鐸職務的幾個中心相距甚遠，他必須耗費大量時間往返各處，尤其在生命最後幾年無法駕車時，更需仰賴大眾運輸工具。有位觀察者指出，他能服務這些中心，「唯有憑藉他非凡的奉獻精神、服務熱忱、條理分明，以及最重要的是對靈魂的熱切關懷才能解釋。」他不僅履行職責，更讓每個服務團體「深感莫熙傑神父是『他們的』神父。他真誠地關心並參與每個地方的事務。」
1983年6月20日，莫熙傑神父身處波士頓南部的阿諾德廳會議中心，他在此擔任神師並為主業團女性成員授課。授課期間他突發嚴重心臟病，於6月20日晚上在當地醫院逝世。莫熙傑神父的宣福與封聖程序已於2011年在波士頓總教區正式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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